
15 头亚洲象一路
“逛吃”进入昆明市域
引发关注，当荒野中
的野生动物进入人
类栖息地，甚至是车
水马龙的城市，我们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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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来了不少“动物居民”

在上海，一场关于“动物居民”的调查正在
进行。12个调查区域、300个红外相机专门为野
生动物而设，在上海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王放团队希望通过一两年的跟踪观察，得
到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示范方案。

“城市里的野生动物，不只是保护那么简
单。”王放研究发现，部分野生物种在城市的数
量快速增加，分布范围也在扩大。以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貉为例，2015 年，上海在 40 余个小区
发现了貉的身影，到2020年，上海有貉的小区数
量达到150余个，增长超过2倍。

“动物居民”增多后，人与动物的接触和冲
突相应增多。研究表明，每公顷的貉在 2 只以
下时，人们几乎不会感受到貉的存在，但当这一
数字超过 5 只时，就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据
统计，2020年，上海12315关于野生动物扰民的
投诉达到千条左右，其中有人被貉的排泄物和
噪声困扰，也有人被貉惊吓。除了貉，市民还对
于蝙蝠的存在感到不安，2021年又出现了针对
赤腹松鼠毁坏花园等情形的投诉。

与此同时，貉的习性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从
独居到群体活动，从昼伏夜出到昼夜都活动，从
怕人到主动接近人。“最大的改变是它们对人和
人类世界的态度。”王放说，“貉过去隔着三四米
远看到人马上就跑，但如果出现主动投喂等行
为，它们会主动追着人要食物，也有可能惊扰到
老人和儿童。”

貉在上海的变化，与野生动物在全球其他
城市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王放举例说，“比如
欧洲的赤狐、美国的美洲黑熊和浣熊，都呈现出
了快速城市化的特点，貉的变化方向是我们能
预料到的，但变化速度之快让我们吃惊。”

它们为什么会“离家进城”？

野生动物为什么要离开原本生存的环境进
入城市？王放认为，野生动物的世界处在快速
变化过程中。上海的貉出现明显变化，西双版
纳的大象一路“象”北，南京的野猪冲击奶茶店
……为什么是这个物种在这个城市出现？随机
因素占的比重很大，但值得关注的是，随机背后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迁移是野生动物的本能需求，没人能
把野生动物限制在保护区里，动物迁移目的包
括但不限于食物、水源、配偶、躲避天敌、寻找更
好的栖息地。

“然而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当栖息地变得破
碎之后，很多动物失去了迁移的机会和迁移的
能力，再次恢复迁移行为往往需要几十年去探
索重建。包括亚洲象在内，很多物种都在经历

这个过程中，它们会试错、会冲突、会跑到看起
来‘不该去’的地方，但是这些过程是符合自然
规律的。”王放说。

其次，相比于荒野和城乡接合部，城市环境
的恢复速度更快。截至 2020年底，上海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高达 40%，不仅有大面积的森林
和湿地，还有街心花园、口袋公园等小而美的生
态区域。这时候，城市会像一个热点，把周边的
动物吸引过来。

最后，城市的环境给一些野生动物提供了
庇护。貉、松鼠、黄鼠狼等动物的生活方式非常
灵活，它们善于根据城市的特点调整，城市里没
有天敌，只要能适应城市生活和人类，它们就几
乎不会遇到威胁。

如何在冲撞中共存？

野生动物“进城”，城市居民会经历一个学
习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好奇，到不满，再到各退
一点逐渐习惯，城市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会形
成新的秩序，人们离生物多样性也会比以前更
近一点。

王放认为，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对野生动物
的了解和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在过去一年里，
王放团队在上海开展广泛研究，基本掌握了貉
在城市里的变化，除确定每公顷数量阈值外，还
建立栖息地模型进一步分析驱动野生动物发生
变化的机制。

“我们发现，貉不需要大片的森林和绿地，
影响它们分布的两个主要因素是灌木丛和水
源。它们还喜欢中小型的公路，白天公路上车
来车往，夜里就成了动物们的‘高速通道’。”赵
倩倩是王放团队的一员，她前前后后共为 5 只
貉戴上有定位等功能的颈圈。

在不妨碍社会正常运行的情况之下，城市
野生动物的多样性是需要保护的。截至目前，
各地政府和市民都对野生动物“进城”保持着很
大程度的容忍，不仅帮助闯入村庄的东北虎回
归山野，还承受了大象“观光”造成的数百万元
经济损失。

但也不排除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干预举措。
据王放介绍，2020年7月，上海市一个小区的数
十只貉群体性行为失常，造成很大干扰。为此，
上海市开出了第一张野生动物狩猎证，将小区
内的貉捕捉后安全转移到了野外环境。

王放还表示，解决野生动物“进城”问题，最
好的办法是做好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保护和修
复，保留城市缓冲带，尽量减少野生动物与城市
的直接冲突。

“城市首先是人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城市野
生动物管理永远没有最优方案，冲突会一直存
在。不管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持续调整，进行可
持续地管理。在这方面，上海等城市做出了大
量探索，经验异常珍贵。”王放说。 据新华社

野生动物要“进城”我们怎么办？

6月7日9时27分，无人机监测任务分队监测显示，亚洲象群在晋宁区夕阳乡赖家新村山林地里睡觉休息。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提供

近期，15 头亚洲象一路北上进入昆明市
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闯入村庄，一丘之

“貉”在上海一些小区“落户”。面对这些现象，
我们不得不思考：野生动物“进城”有哪些新动
向？两者如何共存？记者走访复旦大学生命
科学院探索城市野生动物管理的王放教授团
队，一起寻找答案。

两只貉在城市里。 受访者供图

貉在城市的小花园里。 受访者供图

在中国云南上演的“连续剧”《大象去
哪儿》掀起全民围观热潮。在网络上，各
方围绕这一路“逛吃”的“大象旅行团”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和科
普，形成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大象虽然看上去呆萌，但它们实在
太大了，力气也很大。为此，各地相关部
门想尽办法防止大象“进城”“进村”，避
免“人象冲突”。

其实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人象
如何和谐共存也一直是道难题。那么，
非洲国家是怎么应对的呢？请看新华社
记者发回的报道——

——辣椒赶大象
由于非洲象对辣椒气味较为敏感，坦

桑尼亚的农民会在农田周围的篱笆上抹
辣椒油或辣椒水、悬挂浸辣椒油的绳子来
驱赶大象。有些农民干脆就种植辣椒。

在博茨瓦纳，当地农民还将辣椒粉
和新鲜象粪或牛粪混合制成辣椒砖，点
燃砖块后用烟雾“辣”跑大象。

——蜜蜂来帮忙
科学家发现，当大象惹恼蜜蜂时，这

种勇敢的小昆虫就会专拣大象脆弱的眼
睛、耳朵和鼻子蛰，这让平日天不怕地不
怕的庞然大物痛苦不堪，但又无计可施。

在坦桑尼亚等国，一些农民利用非
洲象惧怕蜜蜂的特点，在农田四周搭建

“蜂箱围栏”。
他们将木制蜂箱挂在木头支架上，

支架和支架之间相隔一定距离，中间利
用铁丝将蜂箱串接起来形成围栏。这样
每当有大象想要硬闯农田而晃动铁丝
时，附近的蜂箱也会一同晃动，蜂箱内的
蜜蜂便会倾巢而出。

——给大象搬家
由于大象栖息地承载力有限，一些

非洲国家通过将大象转移安置等方式管
理大象数量，以缓解某个保护区内“象满
为患”的情况。

自 2002 年以来，安哥拉东南部的大
象为躲避战火，陆续来到博茨瓦纳避
难。去年 11月，博茨瓦纳政府宣布遣返
数千头大象，以降低本地大象密度。目
前，博茨瓦纳正在修建迁徙通道，帮助这
些大象安全到达安哥拉。

——建造饮水点
此前，有云南村民拍到象群进入院

子后用鼻子拧开水龙头喝水的视频，在
网上一度引发热议。经过一番科普学
习，网友了解到大象的鼻子是“万能工
具”，凭借灵敏的嗅觉可以察觉到数公里
以外的水源。

鉴于大象会为寻找水源而迁徙，纳
米比亚的村民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为大象
建造专属饮水点，从而与大象保持距离。

——拥抱高科技
不少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

还通过给大象佩戴电子项圈等方式建立
大象定位和预警系统。

当项圈监测到大象离开栖息地，即可
触发预警，并上报精确定位信息，方便野保
机构及时干预，减少大象侵入造成的人员
损伤和财务损失。同时，这些长期记录的
位置及轨迹信息，也将为研究大象的栖息
地和活动习性提供精确数据。 据新华社

大象“进城”怎么办？
非洲兄弟来支招

大象在山林地里睡觉休息。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提供


